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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春城昆明魅力无限，引来八方来客。乘兴而
来，尽兴而归，游客们带走的除了在昆明的美好回忆，还有
在金马碧鸡坊前的留影。

而如果问一个昆明人：“老昆明的地标是哪个？”十有八
九会得到这个回答：“金马碧鸡坊！”这两座位于市中心的牌
坊，气势恢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昆明地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云岭大地物华
天宝，人杰地灵。云南人民勤劳勇敢，善良淳朴，为
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增添了光彩的一笔。千百年
来，云南人民敢为人先，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及
国家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云南考察，作出了一系列重
要指示。云南广大干部群众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伟大旗帜，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努力推动云南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温故而知新，重温惊心动魄的
大事件，比学可亲可敬的老前辈，凝望泽被后世的大
工程，展现丰富多彩的风物志……对于鼓舞斗志，努
力把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报推出大型历史人文纪实报
道“昆滇风云”，以“90后”记者的视角解读昆滇历史
人文，并请云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书法家杜
建民先生题写了刊头。同时，我们诚邀广大读者积
极参与，提供报道线索请拨打本报热线（0871）
64100000，投稿请发电子邮箱ccwbwq@163.com并
注明“昆滇风云”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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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马碧鸡坊 几度风雨几春秋
【青年观】

那一刻美好
也许会定格为永恒

本报记者 罗秋旭

“一关在东一关西，不见金马见碧鸡；
相思面对三十里，碧鸡啼时金马嘶。”位于
昆明市中心三市街与金碧路交会处的金
马碧鸡坊，高12米、宽18米，雕梁画栋，
精美绝伦，不了解的人听名字后会将其合
在一起，以为是一座牌坊的名称，其实要
拆开来读，东坊为临金马山的金马坊，西
面为临碧鸡山（西山）的碧鸡坊。

相比建坊历史，“金马碧鸡”的传说要
早得多。

《汉书·王褒传》中记载：“后方士言益
州（益州郡，今昆明）有金马碧鸡之宝，可
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不过，由于
诸蛮叛乱、道路闭塞，王褒并没有到达云
南而只到了川西一带，写了一篇《移金马
碧鸡颂》进行遥祭。到了明代，谪居云南
的文人杨慎，移王褒的金马碧鸡文于昆明
西山石崖之上，至今可见。

而之后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后汉
书·西南夷传》《滇海虞衡志》等书籍中，多
次可见关于“鹦鹉”“孔雀”“马”的记载，这
些动物被认为是吉祥美好的象征，表明千
年前云南少数民族可能已经出现了动物
图腾崇拜。

结合老昆明“金马碧鸡在干旱之年出现，
葬身之地涌出泉水滋润大地”的传说，民族学
家及史学家认为，图腾崇拜极有可能就是
修建金马碧鸡坊的原因，即祈求风调雨顺。

金马碧鸡坊的始建时间，古文献里说
法不一：《新滇志》记载为明初永乐年间（公
元1403—1424年）；《老滇志》则称两坊建
于明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这
也是如今史学家比较认可的建造时间。

罗秋旭 25岁

2017年9月5日、6日，许多人
追随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从早到晚，
一直在昆明金马碧鸡坊等一个奇观。

据说，每到乙酉年，如果当年
的中秋节遇上秋分节气，这天的傍
晚，太阳的余晖从西边照射碧鸡
坊，倒影会投到东面街上；同时，月
亮从东方升起后，银色的光芒照射
金马坊，倒影就投到西边街上。两
个牌坊的影子，渐移渐近，最后互
相交接，这就是每60年才出现一次
的“金碧交辉”。

但是，从最近的2017年，往前
推到1957年，乃至推及清光绪年
间，均是“交辉未成”。

“金碧交辉”真的存在吗？
据天文学家介绍，由于日、月、

地三者相互之间万有引力的影响，
运动方式非常复杂，不可能有60年
重复的周期关系。月亮本身并不
发光，只能反射太阳光。而满月时

月亮最亮的光线，即使在太阳已经
落山后的短时间内，也不足以在地
面上投射出影子来。更何况在太
阳还照射着的时候，就更不可能投
射出坊影了。

因此，从天文学角度来看，“金
碧交辉”现象几乎不可能出现，这
种现象更像是劳动人民传达出对

“天降祥瑞”的期待，同时也体现了
昆明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先人
渴求理解自然规律、掌握自己命运
的心理。

如今的金碧广场，除了伫立的
金马碧鸡两坊，还有令人眼花缭乱
的民族特色商品、美食小吃、精美
服饰、花鸟鱼虫、中草药材、翡翠珠
宝……已然成为本地人聚会放松、
外地人观光旅游的绝佳之所。它
活力四射，魅力无穷，款待着各方
来客，在每一个普通的日子为人们
创造着美好的记忆。

几毁几建 见证昆滇风云

由于历史原因，金马碧鸡两坊几经摧
毁与重建。清代文献中有详细的记录：金
马碧鸡坊毁于明清更迭之际的1637年，
后又在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重
建；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布政使王楚
堂重修；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与忠爱
坊同时被毁，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云
贵总督岑毓英重修了忠爱、金马、碧鸡三
坊，也就是现在“品字三坊”的原型。

近代以来，金马碧鸡坊更是默默见证了
云南乃至中国历史的沧桑与时代变迁：20
世纪初，护国起义军从坊下出征讨袁；40年
代，滇军出征台儿庄、赴越南受降，后民主运
动兴起，群众示威游行，均行进于坊下；50年
代初，解放军更从两坊进入昆明。

当时担任云南省文联副主席、云南省
美术家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的我国著名画
家廖新学先生创作了不少以金马碧鸡坊为
背景的优秀画作，这些名作今天都珍藏在云
南省博物馆。

令人悲哀的是，金马碧鸡坊不幸毁于
十年动乱时期。

1997年，昆明市人民政府决定在拓
宽、改造金碧路的同时，重建金马碧鸡坊，
并请来古代建筑专家，根据老照片及有关
记载原址恢复原样和原貌。1998年，由
民间集资，昆明市园林局设计复原建造。
1999年3月，金马碧鸡坊建成。

1998年重建的金马碧鸡坊，柱、梁、椽
采用钢筋混凝土材料，完全按原来的大小尺
寸及样式建造。“金马”“碧鸡”坊名，是沿用
清代书法家孙清彦原书字迹复制、补书的。

60年一遇“金碧交辉”只是传说

肇建初衷 祈求风调雨顺

1963年，金马、碧鸡双坊。 （杜天荣 摄）

重新打造的金马、碧鸡双坊 （本报记者 马雯 摄）

我常常琢磨，建筑之于我们，在遮风挡雨
之外，还有什么意义？

6月22日，阴，工作日。上午10时许，金
马碧鸡坊人来人往。我在坊下仰头看，感觉
它们并不算很高。周围高楼林立，12米的建
筑确实算不得什么。但是，它们散发出一种
独特的气息。此刻，远处黑云罩顶，像是电影
里反派要出场的预告，而两坊气定神闲，仿佛
在告诉我：慢慢的，别慌。

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的，但并不是
无助、无为的。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
了金马碧鸡坊，它们有瑰丽迷人的外表，有科
学严谨的结构，更有顶天立地的气势。它们
凝结了古人多少智慧和汗水，穿越时空让今
人依然叹为观止。

有时候，我和朋友们会将“躺平”挂在嘴
边，会在言语间将七分的困难说成十分，然后
暗示自己：你做不到。而当我看到金马碧鸡坊
这件炫目的艺术品，在被其征服的同时，我不
禁自省：今天，身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
有条件、更有底气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在
放弃之前，是不是该尝试尝试、坚持坚持？

离开金碧广场后，我坐在车上，发现自己
并没有找到开头提出来的那个“意义”。不
过，我去看了之后，它使我有了一些思考，没
有头脑空空地离开，那么这一趟就没有白
来。或许，当我们审视一个事物的时候，不用
硬赋予它意义，只需静静地看，感受那一刻的
美好。那一刻美好，也许会定格为永恒，也许
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偷偷改变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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